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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巨眼”

建国之初，还没有一份统一的全国地图，影响到大型的工

程建设。很多省份还没有精确测量，3 万测绘工作人员奔波在

全国各地。而测绘离不开天文授时，如果天文时间测得不准，

地图就拼不起来。叶叔华知道，当时的条件根本无法满足国家

对高精度授时工作的迫切需要。国务院要求科学院首先做好时

间工作。1955 年，紫金山天文台调来领导骨干人员，又加强了

人员设备，工作马上改观。

徐家汇天文台购置和改装了一些仪器，在守时方面，从德

国购买了一具大型石英钟，使时号发播的均匀性马上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又从俄罗斯学到光电中星仪技术，观测精度马上就

提高了。

1957 年秋，中国科学院召开时间工作会议，同意授时工作精

度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但徐家汇观象台在我国东端，发播的时

号在西部不容易收到。会议决定在中西部建立大型授时台，并且

建立中国的世界时标准，不依赖国际合作。后来经过在西部选址，

决定在西安附近建设新的授时台，即今日的国家授时中心。1958年，

筹建我国世界时综合系统的重担，落在了 32 岁的叶叔华身上。

“我衡量了一下，一定要做得和国际上一样好，最主要是

保持数据平稳，要搞一套自己的方法。”叶叔华说，他们最先

计算综合时号改正数的处理方法遵循了国际时间局的原则，即

假设若干台站系统差之和为零，但后来发现，中国授时台站的

数量与国际时间局和苏联系统相差太远，不能照搬，最后改用

了系统差的变化总和为零的方案。

“采用了这个原则试下来，确实比较好，后来就一直用这

个方法了。”叶叔华回忆，到了 1964 年，中国世界时系统达到

世界第二名，1966 年初正式作为我国的时间基准向全国发送，

这就是后来的“北京时间”。

拓荒“无人区” VLBI 的变革

熟悉叶叔华的人，都能背得出她的一句口头禅：办一件事，

假设只有 40% 的把握，如果停在那里不动，就会慢慢变成 20%

的把握，最后变为零。但积极争取，可以将其变成 60%、70%，

最后将事情办成。拓荒“无人区”，一直是她性格中的重要特质。

“当西安接管了时间发布工作，我们的重要性就掉了一半，

如果不找出路、不发展新技术的话，就要被消灭掉了。”那时，

叶叔华感觉肩上担子更重了。1970 年，她恢复工作的第一件事，

就是跑到图书室看国外同行在做什么。

叶叔华了解到，1966 年，新出现的 VLBI 的分辨率比传统

观测仪器提高了几十倍，而且不需要电缆，各个天文台站借助

原子钟就可以连接起来，相距可达几千公里。更让叶叔华振奋

的是，这一技术利用空间射电源，银河系外也能观测到。VLBI

技术可以用在天文的许多方面。

由于这是一项新技术，成本又比较高，即使在一些发达国

家也鲜有人问津。但叶叔华敏锐地看到了它的应用前景，1973

年，她提出了发展 VLBI 的计划，从自己的队伍里头，挑选了

一批“骨干”出来，决定先试制 6 米望远镜。

“在上海建了一个 6 米望远镜，和德国的 100 米望远镜做

了首个欧亚大陆的联合观测，果然成了。我就提出在中国建三

个站，上海、乌鲁木齐和昆明，都是 25 米的望远镜。”叶叔华

清楚，提出这三个站组成全球最大的三角形，其他国家没有这

个魄力，只有把这件厉害的事做成，上海天文台才有新生命。

当然，建设很花钱，好在上海天文台工作有序，天文口每

年有一笔钱，没人用过，这个钱便归了叶叔华。但“麻烦”也

随之来了，当时的经费只够建两个，这就意味着乌鲁木齐和昆

明只能二选一。对此，叶叔华想得长远，上海到昆明 1000 多公

里，到乌鲁木齐是 3000 多公里，要力争尽可能高的分辨率，这

个联网的距离就要尽可能远，如果以后还要和欧洲联网，更应

该建在乌鲁木齐。

“人很奇怪，先把难的吃掉，容易的就好弄。如果先做了

容易的，难的就开展不起来。” 1981 年 10 月，叶叔华担任上

海天文台台长，VLBI 项目正式上马。1988 年起，国际天文学

会和国际大地测量学会宣布，世界时测定全部采用 VLBI、激光

测人造卫星和 GPS 等新技术，如果当初没有预估到这一趋势，

我国的时间测量优势将全军覆没。世界上还有几十个授时台都

沿用了原来的技术，也都全军覆没。

上世纪 90 年代，VLBI 一直用处不大，恰巧赶上我国启动

上海天文台VLBI 团队部分成员与台领导在VLBI 中心合影。图中为叶叔华。


